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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14日，为期两天的第六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今天下

午在京闭幕。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世界汉语教

学学会会长许嘉璐在闭幕式上作了《人类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我的

宗教观》专题讲座。 

以下是讲稿全文。 

《人类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我的宗教观》 

许嘉璐 

中国有一个几乎是独有的词：“同胞”。在英语中，也有 born of 

the same parents 或用 full brothers\sisters 表示同父同母所生

的兄弟或姐妹。那么，为什么我说“同胞”一词是中国“独有”的呢？

因为“胞”是母亲的“衣胞”，这种诉诸比喻的说法很独特；而且“同

胞”一词最通常的意义是指全体中国人，这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是很少

见的现象。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到“同胞”这个词，不懂它的意思，父

亲告诉我，同胞就是指我们国家的人。后来我知道，父亲解释的并不

很准确，大概他那时也只能这样对付自己七八岁的儿子吧。长大后才

知道，“同胞”是说全国人都像是从同一个母亲的衣胞里生出来的。

词的意思知道了，但是每天见到那么多不相识的人，我并没有和他们

是同母所生的感觉；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除了陌生者，甚至

还有同学之间或大人之间的争吵。我真正理解了“同胞”的含义，即

不但懂得了它的字面显示的基本意义，而且懂得了其中深邃的隐喻意

义，是在学了更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中国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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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家学说，有了心灵的感悟之后了。等到学了哲学和宗教学之后了，

更有了难以名状的心灵升华的感觉。 

在儒家和道家看来，天地（即宇宙、大自然）是人类的父母；作

为人类，我们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独具灵气、最为宝贵的部

分；我们和宇宙命运相联，人和人之间看似无关，实际上血脉紧密相

关；远隔千里的两个国家或民族，他们之间的肉体和心灵的联系，虽

然还是人类的感觉器官无法察觉、近代技术手段也无法检测的，但是

某种关联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在儒道两家众多的古代经典中留存

着数不清的论述。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它古老而且影响了人类从古到今社会

生活的文明，特别是几个影响巨大的宗教，几乎都有着和儒家相差不

多的观念。例如，在《旧约》中亚当、夏娃的故事，如果我们不把注

意力集中在他们偷吃禁果构成原罪的启示上，而是就着人类的内部关

联看，岂不是也在暗示我们，后来的人们都是同一父母所生吗？婆罗

门教以“梵”为最高崇拜的对象，而人类却都是从“原人”身体中产

生的，从其口中生出的最为高贵，即婆罗门；从其双臂生出的是沙帝

利；从其双腿生出的是吠舍；从其脚生出的是首陀罗，属最低贱的阶

层。这本是从古老的民族习俗中演变出来的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但

仍然显示了所有人都是出自一体的原始认识。又如，如果我们对现在

还存有遗迹的原始宗教（如多灵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等）做粗略

的观察，也会发现人们在崇拜万物的同时，同样有着人与万物同出一

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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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先哲先知是朴素的认识和思辨，那么，近代以来的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意中已经利用高度发达的技

术手段证明了古人的判断，大量的社会生活现象也生动地告诉人类，

表面上我们可能远隔重洋，从未谋面，但是却来自同一胚胎，有着同

一的命运。例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五大洲居民的 DNA竟然有 99%

以上是相同的，能够决定是不是直系血亲的，只占其中不到 0.1%；

血缘相隔数代，居然遗传特征仍然极其相似。从传染病学角度看，一

国出现流感，远在另一洲的一国也会发现，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禽流感、

“非典型性流感”就是人所共知的例子。从气象环境看，西方 200多

年的工业化、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新兴国家的工业化，造成了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接近了地球上生物所能承受的极限，谁能分得清自己头顶

上的污浊、粉尘和二氧化碳是从哪里和在什么时候释放的？亚马逊热

带雨林的超量砍伐竟然影响了万里之外的几大洲。再从现实经济的情

况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衰退，欧盟债务危机从一国迅速

扩散到并不邻界的他国，进而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社会层

面上也是如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很难说与突尼斯、埃及的社会

危机没有关系，也很难说欧洲多国的社会动荡没有受“占领华尔街”

的影响。 现在人们只注意到这些事实和电子信息发达、交通便利有

关，而没有向着人与自然、人与人本属一体的方向去深思。 

上述的古代圣哲思维的情形，既发生在宗教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也存在于并非宗教的儒家学说里。为什么人类在其童年时代，分居地

球各个角落，但是在对人和宇宙、人和人的观察中却得出了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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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在游牧生活，特别是在农耕生活里，

为了适应客观环境，以便安全地、稳定地、持续地生产，便在劳作的

同时不断地观察天地万物、反省自身，并且体验到人与宇宙万物有着

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日月星辰的运行与气候季节转换的关联、四季寒

暖燥湿与人体疾病的相应（在这方面中国医学有着突出的表现），到

血缘疏远却遗传特征犹存等等，都促使人类思考并认识到人与人同源，

人与自然密不可分。 

为什么在那种我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原始耕作时期，先哲先

知居然能够得出和今天十分相近的判断？在我看来，恐怕主要是由于

以下原因： 

古代观察体验主观和客观世界的主要工具最初只有自己的感官和

四肢脏腑，因此他们无法对更宏大的视域和更精微的世界探其究竟。

但是，任何事物，无论是宏观、微观还是“中观”，其中所包含的规

律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姑且说，古人的认识是“中观”的。后代的人

们，眼睛和手脚都不断延伸了，我指的是一代一代制作出了新的、越

来越精密而方便的仪器。这样就可以对宏观和微观世界仔细观察和研

究了。这正如中国医学可以从人体的局部，例如耳朵、足底或脸色、

舌苔以及腕部脉搏的跳动，就可以判断身体内部的病征一样，这一判

断如果用西方医学的先进设备检测，多数情况下二者结论相同，甚至

对有些病症中国医学的判断更为准确。 

令我惊奇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居然在 2500多年前就得出了大自然

和人是一体、天为父地为母、人与人息息相关的哲学命题。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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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后来者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体验才能领会其中大体

的意思——我们的智慧实在不如古代的贤哲。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

更准确地理解孔夫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丰富含义了，他并

不是空泛地论说应该对所有的人友爱而已，而是有着对自身和宇宙的

深刻醒悟和哲学思考，有着理性和感性相结合而生的对人类全体的深

切热爱和关怀。 

因此，现在的人类绝不可以轻视、更不应该讥笑自己的童年。古

代先哲先知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在困惑着人类，例如宇宙的起

源，人体何以如此复杂而精妙，人类最终要走向哪里，等等。虽然天

文学、物理学、力学等众多学科对宇宙起源的探讨几百年来从没有中

断过，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科学家们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几乎都还是

假设，还远远没有得到“证实”。而古代先哲先知所得出的结论，也

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推翻的。例如佛教认为宇宙既“无始”，也“无终”；

道家主张宇宙的本体是“道”，它先于宇宙而存在。说它不对吗？现

代科学也不能对它进行“证伪”。何况，就像美国社会学家罗贝特•

贝拉所指出的，现代科学提出了或造成了许多问题，而科学却解决不

了。我想，寻求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恐怕还是要靠人文社会科学。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关注宗教起源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

无数，但是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解释。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它起源

于人类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客观和主观现象的好奇、恐惧和依赖。由

恐惧和依赖而生出信仰，群体的信仰催生了祭祀及其仪轨和祭文。当

具有同一信仰的人超越了固有的人群时，宗教就出现了。在宗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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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散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人们创造并保留了许多经典，其中不乏记

录宗教的“史前史”，也汇集了很多基于适应环境之需而形成的风俗

和人群内部的世代相传的约定。这些经典就是后代文学、史学、哲学

自然科学的胚胎。所以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人类的文化，而宗教

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宗教随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而不停地演化着。在几千年的时间长

河里，宗教一方面在尽量本土化，另一方面在吸收着于己有用的其他

文化的营养。在演变过程中，难免发生“异化”的现象。例如宗教孕

育了科学，而科学常常得出了和宗教经典相反的结论。因为科学是在

实验室里或田野中进行的，能够并且必须得到重复的验证，事事要“证

据确凿”，因此可以对宗教的某些教义“证伪”，而宗教教义自己往

往不能“证实”。例如佛教和道教对去世者的“超度”，或犹太教、

婆罗门教关于神创造了人的叙说。这些常常影响了信徒的虔诚。所以

近几十年欧洲虔诚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大量减少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信仰是人人不可须臾离的，因此对包括宗教在内种种信仰不

会因为科学的发达而衰落，更不可能消失。实际上宗教具有适应时代

变迁，进行自我调整的本能，科学发展了，宗教也在演变。佛教，由

释迦牟尼直接传授的“原始佛教”，到进入中国后出现了禅宗，就适

合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实现“中国化”了；基督教在经历了中世纪之

后出现了马丁• 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改革，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和

新兴阶级的心理，这都是成功的事例。 

现在，科学又一次自我“异化”了，或者说出现了自己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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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因而宗教也又一次遇到了挑战，只要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并

且适时、适当而巧妙地应战，宗教衰落的情况就可以改观。这次的悖

论与挑战就是，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本是反宗教的，但现在它自己却成

了一种无形的宗教：以为科学和技术可以解决地球上的所有问题：自

由、平等、和平、环境恶化、贫富差距，等等，于是形成了几乎遍及

全球的“技术崇拜”。科学技术的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和人类的生

活质量，尤其是在 20 世纪的 100 年中。但是，在技术和资本结合的

背后，却是变本加厉的贪婪和盘剥。通用的办法是，不断的战争以及

用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奇产品刺激社会消费。工业化要求全球化，资本

更渴望着全球化。追逐超额利润的信条和本能促使资本不断选择成本

低廉、利润丰厚的地区，创造新的赢利手段。主要的办法是制造“广

告消费”、“时尚消费”和“虚荣消费”。广告制造刺激，时尚令人

疯狂，消费满足虚荣，循环往复，不可遏止。物质产品的利润仍然满

足不了无底的欲望之壑，于是又拼尽全力在虚拟的经济里攫取，创造

出谁也弄不明白的种种金融衍生产品（奥巴马总统语）。这样，极少

数人的财富急剧增长了，而物质和刺激成为越来越多的一般人的唯一

欲望，原有的或本该有的信仰“缺失”了，就社会和历史而言，则是

道德沦丧了。这种挑战本来是西方资本发出的，但是受害者也包括了

西方自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哪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幸免。 

信仰真地“缺失”了吗？依我看并没有。人类的信仰不外三类：

神，德，物。中国大部分人没有皈依宗教，他们信仰的是中华民族公

认的德行（和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德行非常相近）。在中国人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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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德的追求和修养永无止境，德行最好的人就是圣人，他们是民

族崇拜的对象，例如孔夫子。孔夫子和上帝、安拉等的区别只在于他

不是超验的、绝对的人格神而已，而揭示人生与世界的奥秘、对世人

进行引导则是一样的。因而有的学者称儒家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学说，

是有道理的。至于对“物”的信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拜物教”，

既不接受神灵的启示，也不接受道德的约束，因而为所欲为，肆无忌

惮，害了自己，也造祸社会。 

我认为，面对这种社会现状，宗教以及像儒家这样的学说应该发

挥作用，挽救人心，挽救社会。我所接触的世界各国的许多宗教领袖

都在为现在的世界忧心忡忡。例如美国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罗伯特• 舒

乐在和我对话时就说：“我最担心的危机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冲突，是

让世俗的理念来控制我们的精神，人在物质上的消耗会影响到他精神

上的价值和质量，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世界的活力。” 

他所说的“探索和学习”,就是指宗教和儒学为了“救世”必须“与

时俱进”。事实上这种顺应时代的变革过去一直在进行，现在也已在

进行。例如佛教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和“生活佛教”

的理念，基督教不再坚持《创世记》的历史观，对 God有了新的解释，

等等。 

大家应该一起“与时俱进”，这就需要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不

同宗教之间不断地进行对话，增进相互的了解，携手共同为这个世界

更为美好而努力。我这些年来用了很大精力促进中国儒家文明和基督

教文明的对话，我自己也先后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



 9 / 11 
 

内部和佛教、道教进行对话。我的感受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

士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无论是在小房子里个别交谈，还是在论坛上当

众做一对几的交谈，都可以发现彼此共同和相近之点，起码可以知道

双方都在为人类的危机而焦虑。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多了，

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就加深了，彼此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就更大

了。我发起并于在去年 9月孔子诞辰之际在他的出生地举办了“尼山

论坛”。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在论文中说，孔子

的理想世界是个乌托邦。那么我所想的，通过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对话

促进世界的和谐和睦，是不是也是乌托邦呢？可能也是吧。孔子曾经

被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也想追随他这样做下去，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政府间的，学

术界和宗教界的和一般公众的。政府间的交流，是为处理当前的政治

问题、国家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话题是一时的，随时需要转移，而话

题有时远离人民大众的日常所思所念；一般公众间的交流，例如商贸、

旅游、演出、访问、竞赛，等等，其特点是“一过性”的，可以给双

方造成印象，甚至是强烈的印象，但不能持久，并且一般不触及宗教

和信仰等深层次问题；惟有学术界和宗教界间的交流对话，直插文化

的根底，深刻而持久，而且上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下可以为大众提

供思想的粮食。因此我多次呼吁，各国都应该加强这一领域的交流。 

孔子学院就是很好的中华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进行对话的最好渠

道和平台，它用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搭建起不同文明的交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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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持久而牢固；而语言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通过掌握汉语，

就可以接触和理解中国人的心理、性格和爱好；孔子学院还可以兼顾

大众的和学术的两个方面，除了进行日常的汉语教学之外，还可以举

办各种学术交流和讲座，甚至开展有益于双方的学术研究。虽然在有

些国家和地区，在孔子学院内部谈论或涉及宗教问题是不合适的，但

是，对由宗教千百年所辐射出的民族理念和风俗习惯，却必然成为彼

此关心并且可以进行交流的重要内容，仍然可以达到促进相互了解的

效果。这些年来，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坚持为孔子学院事业做义工，

而且乐此不疲，原因之一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涉及更为广泛、影响更为

深远的不同文明、不同信仰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人类走向友爱、和

平与幸福的必经之途。 

信仰神，就必然并且必须遵循神的启示；信仰德，就必然并且必

须遵循圣人的教导。这二者是同胞兄弟，共同的父母就是向我们展示

出奥妙无穷、启迪我们一代一代去思索、探讨的天和地。只有对物的

无限崇拜才是邪恶，神的后代和圣人的子孙，不应该对立，相反，应

该相互尊重，联起手来，一起把陷入邪恶的人们从对物的盲目崇拜中

拉回来，让他们生活得更为尊严，更有意义，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同

胞。 

这就是我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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